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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文學：從夏志清評張愛玲兩部作品談起 何與懷

四，《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後已經過了
幾十年，期間發生了許多政治歷史大事件，足
以發人深省，人們得以作多方面的更深入的觀
察與研究，形成了不少新觀點，對張愛玲的《
秧歌》和《赤地之戀》評價更高。

（接上期）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原著於

1961年出版，最初的中文譯本於1979年出版，至今已經

過了幾十年，期間發生了許多政治歷史大事件，足以發人

深省，人們得以作多方面的更深入的觀察與研究，形成了

不少新觀點，對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評價更

高。

例如，在1998年1月9日出版的第354期《華夏

文摘》上，廣州中山大學艾曉明教授發表題為<亂世悲

歌——關於張愛玲的《秧歌》>的評論。艾曉明說，在《

秧歌》中，張愛玲以這樣兩條線索——一個農民的死去、

一個劇本的誕生，表達了她對動蕩時代的思索，那是古

老的恐怖和恐怖的喜劇。艾曉明以“突破”兩字贊揚《

秧歌》。張愛玲曾以為她寫不了這種更廣大的題材，所以

這部作品可視為她的一個裡程碑，相對她前期的作品是成

功的突破（當然與前期也有保持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對人

類的愚行和瘋狂的沉思）。艾曉明特別指出，張愛玲對這

個時代錯誤完整的揭示，那就是良知的死亡。在《秧歌》

中，被表現的不僅是農民的命運，還有藝術的命運；不僅

是為農民作傳，也是為知識分子照相，照出了他們變形為

小醜和弄臣的嘴臉。知識分子放棄了對真實的感受，藝術

變成粉飾，這才是更令人絕望的恐怖。

2012年，《中國南方藝術》發表美國華裔教授作家

沈睿撰寫的<偉大的政治小說：張愛玲的《秧歌》>。沈睿

這篇原於2008年刊登在《今天》的文章，強調《秧歌》

的偉大的“預言”意義。她說，張愛玲寫作本書時，她既

沒有意圖也沒有來源去預言將會到來的恐怖，但是以某種

下意識的方式，她的小說預先講述了不久就強壓在中國人

民頭上的殘酷的荒謬的現實。張愛玲不是職業的中國觀察

家，但是，根據她的物質的常識性的看法，她看到了內在

的噩兆。《秧歌》裡面的故事，證明她的預言簡直是太真

氣象塔尖的飛鳥
冬日高遠的天空藍得怪異

鐵崗人工湖半島更鼓嶺上

亞洲最高的氣象塔孤立無語

塔身一截紅一截白提著青山

一群候鳥和留鳥盤旋塔尖

呼應綠林議論瘦高的塔影

大雁南來你要氣象塔散佈什麼消息

鸕鶿越冬你捎來北歐的童話和神話

常住老鷹你有什麼志趣需要塔尖傳遞

森林裡百余種鳥兒偷窺氣象塔心事

氣象塔你是否回應了鳥們的奇怪提問

你是否對大氣層有新異的心靈感應

湖裡魚兒和微生物是否表達氣象變化

自然預警地球暖化你能否先知先覺

海洋風暴來年可否撞痛你小蠻腰

不確定哦不確定真的不確定

我心也跟隨鳥們搬弄氣象塔是非

王鑽清詩二首
掌中手機被鐵的磁場掐死心機

那詭異的元宇宙胎死手機腹中

虛擬世界也有跨洋的魔王吸血鬼

快從元宇宙把自由的風還給森林

森林托舉氣象塔追問流雲星河

暗物質之旅
探測暗物質的衛星暗訪太空時暗示

宇宙中有大量暗物質高達百分之九十

他們深情暗戀跟普通物質不離不棄

比如暗物質用球體包住銀河系

可是他們包不住飲食男女之心

當心靈視線跟弱力交集扭曲光線之時

人心追逐銀河系中央那天然時空隧道

發現黑洞周圍的暗物質群正在入戲

他們跟人心一起 一起行進 行進

行進在黑洞與蟲洞共用的一個通道裡

進入黑洞後急忙通往其他時空

我們無法突破光速放縱空間飛行器

於是借用蟲洞這種快速時空旅行的通道

順著時空彎曲穿行兩個不同的遙遠空間

前往二百五十萬光年之外的仙女座星系

我們周身活躍著雲團式暗物質粒子

萬物有靈有心接受他們的友情親密

有數千萬個暗物質粒子跟你沒商量

穿過身體 順便穿過地球和星際

你手捧暗物質 它會從手心漏出

漏出數千萬個老子卻不生產兒子

總有一顆暗物質粒子

與你身體元子核撞出情誼

暗物質那微弱信號

叫我們無法偷窺或透視

可是他或她的引力把普通物質吸附到一起

萬物就有了外表和內裡  就有了精神氣

引力把我們人類定格在物種消長的大地

地外生命和所有天體一樣都會自然消失

假如沒有引力那人就是宇宙中一個星塵

我們就在太空流浪 流浪 無奈又無力

跟地球一樣在宇宙中流浪 流浪中發現

所有的可能性在暗物質之旅中訪天問己

大時空詩：新時代詩歌的美學突圍
——王鑽清大時空詩集《敲響自然的骨頭》漫評 莊偉傑

打開王鑽清新近出版的詩集《敲響自然的骨頭》，

一種新異感、奇特感、震撼感，仿佛從無限的時空中撲面

而來，強烈地撞擊著內宇宙；或如一道奇異的光，穿越大

時空直擊在額頭上，讓我的視線迷離在詩集繽紛亮閃的一

幕幕“大設計”中。在筆者目力所及的海內外漢語詩歌

界，可以斷言，這部大時空詩集的橫空出世，是這個時代

的詩歌在精神轉向和美學突圍上產生的一種奇跡，是“一

個智慧而強大的存在”。我這樣說，洵非溢美。可能有人

會提出質疑，甚至認為是過於高估。感興趣的讀者朋友，

只要進入文本空間，一起在“穿越大時空”（第一輯）的

旅行中，跟著詩人去領略精心營造的“夢幻大時空（第

二輯）”，就能在會意中“共享大時空”（第三輯），從

而感知、理解和體悟其中的藝術奧妙與特殊的美學價值，

甚或贊嘆詩人從大歷史中走來的那種“思接千載，視通萬

里”的多維時空感。

這是作者繼詩集《大時空詩》（中國文聯出版社

2016年版）推出之後的再出發。縱覽這部共分三輯、由

近130首詩作結成的詩集，起碼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幾大亮

點。

首先，作品皆是漸趨定型，且構成自足系統的“大

時空詩”。或寫出了時空一體化、時間的空間性和空間的

時間性，或呈現出時空的無限大或無限小。所有想像的情

景、人事、風物，都鋪呈在無限時空的畫卷上。如《對時

間的沉思》《穿越時空的人心》《從大歷史走來》《大設

計》《暗物質之旅》《黃金眼或星鏈》《飛天的詭秘》等

詩篇。

以金山的巍峨襯托天空的高度

以銀山的寬廣見證大地的遼闊

以一顆虔誠的心敬畏自然

以一束陽光的成色熱愛所有生命

如果可以

我把理想的高度與金山比肩

如果可能

我把夢想的世界與銀山唱和 ■凌永雄世界攝影十傑作品《金銀山》

金山銀山
章含秋

假如我是一匹駿馬

就把金山踏平

假如我是愚公

就把銀山搬走

假如人間正道是滄桑

我就化身夢想愚公

騎著理想的駿馬

奔馳在狹路相逢勇者勝的大地上

留給世界的

一定是勝者為王的無限風景

回眸一笑

百媚生

在盛唐即將來臨的歷史時刻，一對好朋

友，也是命運共同體的好朋友，帶著些微的

悲傷，受時代宏大氣勢的烘托，將一場公務

員調任的悲傷離別釀成了感動千古的壯行。

杜少府是王勃的朋友，受王命調遣，從

京城長安調任蜀州（今四川崇州）任縣級地

方官。“少府”，是唐朝對縣尉的通稱。相

比唐朝長安城的繁華與政治地位，這應該是

一次類似於支援邊遠地區的安排。

從一線城市調往三線城市，杜先生免不

了會有些失落與傷感，作為同事和朋友，在

送別的聯誼活動上，王勃或受組織委托，或

自告奮勇做了一個主題發言，表示了自己對

同事遠行的依依不舍，但重點是鼓勵年輕人

要眼界遠大，看好前程！

唐代文人的發言基本是以詩歌來完成，

這首詩的兩句豪言壯語成了流傳千古的送行

壯語，無論是大學生畢業還是好朋友調動，

我們首先想到的題詞就是這兩句。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這兩

句是寫景，由近而遠，從目前景物延展到遠

方山河。“城”古代主要指城牆，“闕”指

宮闕。“城闕”，是首都的標誌性建築，指

唐朝帝都長安城。“三秦”，指長安附近的

關中一帶。秦末項羽曾把這一帶分為三國，

所以後世稱它三秦之地。“輔”，輔佐，護

衛。開頭寫送別的地點，略去其他景物，

推送出“城闕”二字，突顯帝都的雄偉和氣

勢，再輔之以開放闊大的三秦之地，一下子

就把送行的“排場”做大了，好像整個長安

和關中都在為朋友送行。

“風煙望五津”。“五津”指四川省岷

江的五個渡口，代指四川蜀州。遠遠望去，

但見四川一帶風煙蒼茫無際，這自然是想

像中的景物。這一句說的是杜少府要去的處

所。因為朋友要從長安遠赴四川，這兩個八

竿子打不著的地方就在感情上自然發生了聯

系。詩的開頭不說離別，只描畫出這兩個地

方的形勢和風貌，牽掛與祝福就自然在其中

了。上一句眼見為實，下一句想像為虛，遠

近交替，虛實結合，對仗也很工整。

“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畢竟

是送別，免不了有傷感。這兩句扣題目的“

送”字。

“與君離別意”，“與”字是動詞，“

與”不能作為連詞或介詞看，否則，句子就

不通了。“與”的本意是“黨與”“同類”

，引申為同感、呼應。“與君離別意”的意

思是，你我同類人，你的痛我懂。為什麼說

是同類呢，下一句是解釋：“同是宦游人”

。宦，也就官的意思，官宦一體，宦游人就

是接受調遣、流動性很強的公職人員。客居京

都，同是離鄉背井之人，這已經含有一重傷

感；彼此在客居中又要離別，這是第二重傷

感。這兩句好像用詞平淡，但平淡後面包含的

人情體貼和官場心理，卻值得細細玩味。

首先，要擺正身份，“同是宦游人”

，就要赴王命、聽調遣，這是從思想上與大

唐政府保持一致的高度來排解個人情緒，並

以此安慰對方。但這句話還有另一層安慰作

用。少府是縣一級的官員，職位不高，但好

歹算是走仕途的人，屬於公務員系列。在古

代，多少人窮經皓首，不就是為了學而優則

仕，混個官銜嗎。“宦游人”三個字，舉重

若輕，不經意中有意思，也只有同道中人才

能領會。

但好朋友杜少府去遠在蜀地的縣級單位

任職，確實不算美差，因為唐代已經有“京

都向心力”這個潛規則。什麼意思呢？就是

大家都想到京城做官。你想一想，在下面，

州縣一級的機構，得熬一輩子，熬死一大批

人，才能拿到個“尉”“丞”之類的職位，

聽起來是“局級幹部”，這也就等於京城的

科級幹部啊。唐朝的長安還是世界第一大都

市，萬國衣冠，一百零八個小區，大型的超

市就有兩個，還有專門為有錢人和當官的開

的西域風格的葡萄酒酒吧，有胡姬勸酒，瀟

灑之人李白就經常光顧。

這麼一想，離開京都確實是很傷心的

事，怎麼安慰朋友呢，有什麼大詞能夠安慰

朋友呢？怎樣來提高眼界，開闊心胸，從

離別的憂傷走出來呢？因此就逼出了下面兩

句，也就是流傳千古的名句。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比鄰

的“比”不是“比如”，“比鄰”是一個

詞，“比”是形容詞，靠得很近的意思，“

比鄰”的意思是近鄰。隋之前，中華大地戰

亂頻仍，初唐，不僅達成了南北統一，疆域

開闊，而且即將進入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盛

世，詩人作為時代最敏感的報春者，感受到了

三秦大地的暖意，因此筆下很自然地融進了初

唐氣像。這兩句氣勢確實夠大，筆健意豪：天

涯和詩意在遠方，也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你

我都是青年，已經步入官場，友誼與詩意同

在，前途與國運一色，我們不必傷感。

話已經說到這裡了，豪情壯志也已經抒

發了，接下來，還是回歸到送行這個主題。

“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無

為”：無須、不必。“歧路”：岔路。古人

送行常在大路分岔處告別。“沾巾”：淚

水沾濕衣巾。說“無為”，也就是不必，但

也說明已經傷感了，忍不住傷感了，“共”

字巧妙，不僅你傷心，我也傷心，寫的是傷

感，表達的是理解和友誼。這是對朋友的叮

嚀，也是自己情懷的吐露。

這首詩張弛有致，高高舉起，緩緩結

束，抒情到位，說理含蓄，確實是一首送別

詩的高考示範作文。

實了，實現得太快了。

沈睿認為，《秧歌》是一部偉大的政治小說。這部小

說揭露了正在形成的中國極權制度是怎樣破壞了中國傳統

文化和社會的根基，毀滅了中國人與人之間的根本關係，

描繪了中國農民以及普通人民在這個制度中的無權無勢的

地位。這部小說，也許比中國迄今為止發表的任何小說都

更深入和微妙地揭露中國極權統治的本質。這在任何意義

上都是令人震驚的。這本書出版於1955年，在餓死三千

八百萬人的人類史最大的飢荒還沒有開始，在毀滅了中國

的基本道德的文化革命還沒有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十多年之

前，卻成為現實的中國社會巨大悲劇的讖語。

關於一部小說成為一個時代的預言，沈睿做了一個比

較。她認為，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除了《紅樓夢》之外，

還沒有一部書可以像《秧歌》一樣做到這點。也可比較

另一部偉大的政治小說《1984》。這部英國作家喬治．

歐威爾所創作的反烏

托邦小說，寫的是未

來，寫的是知識分子

在極權社會的處境；

而《秧歌》寫的是正

在發生和即將發生的

政治變化，寫的是普

通的人，普通的中國

農民。讓人不得不一

次又一次悲傷地感嘆

的是，小說描繪的一

個村莊的謊言、恐懼

和飢餓不久就變成全

中國的現實。三千八

百萬餓死的亡靈為這

部小說的飢餓做了如

此真實的腳注。十年

多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這部小說描繪的中國傳

統人倫關係、道德關係的破壞做了如此真實的腳注。什麼

是藝術的力量？沈睿說：“《秧歌》這本書證實了藝術的

穿透力和偉大的政治小說的力量。把這本書放在人類的政

治小說歷史上看，這部書是中國作家張愛玲對人類政治小

說的偉大貢獻。”

2009年，任職上海同濟大學的中國文化批評家朱大

可教授寫出<張愛玲的華袍及其虱子>。朱大可以他特有的

風格，批評“小資張迷”對張愛玲的“嚴重誤解”。指出

他/她們拒絕面對的嚴厲現實，是張愛玲的自我背叛——

從華美的袍子裡，找出成群結隊的虱子。1952年以後，

張愛玲躍出都市小資的限定，甚至拋棄《小艾》式的歌德

主義實驗，投身於更為深刻的鄉村經驗之中，去書寫獨立

批判的文本，由此打開政治祛魅的艱難道路。

朱大可早年是悉尼科技大學馮崇義教授的博士生，其

批判眼光相當敏銳，相當

獨到。他的大文最初在《

南方都市報》發表時，有

兩段被審查官員斷然刪

去，而這兩段正是朱大可

的最重要的真知卓見：

《赤地之戀》和《

秧歌》，無疑是中國批判

現實主義文學的兩座高

峰，它們以平淡和反諷的

風格，探尋“土改”的真

相，為這場朱元璋式的權

力運動祛魅，揭示它幕後

的悲劇意義——人性的扭

曲、謊言的囂張，工作組

幹部的卑劣、知識分子的

墮落、“地主”的無辜，

以及底層農民的貧困與苦難。“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

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是的，五年以後，一場更大規

模的災難急促降臨，導致了無數“鄉下人”的非正常死亡。

革命敘事、鄉村敘事、底層敘事、女性敘事、飢餓敘

事和戰爭敘事，所有這些敘事母題都被疊加起來，在威權

體制的虱袍上，喊出反烏托邦的細弱聲音。在中國現代史

上，沒有任何一個作家像張愛玲那樣，以鶴立雞群的洞察

力，完成了對“鄉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戀》

相比，描述江南鄉村社會的《秧歌》顯得更為精妙，儼然

是前者的升級版。那些反諷性的殺豬細節、以及縱火、死

亡和秧歌場景，都是祛魅文學的經典片段。它是一支華夏

民族的哀歌，傳遞出農民經久不息的苦難。

我當然認為，朱大可把《赤地之戀》和《秧歌》“無

疑”地判定為“中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兩座高峰”，無

疑是非常正確的。

還有很關鍵的一點。張愛玲“自我背叛”, 走上“打

開政治祛魅的艱難道路”，其重大意義，的確必須在張愛

玲研究中給以足夠的重視和探討，並得到肯定和稱贊。張

愛玲是“潤”（run）的先鋒。想想1952年是什麼時候？

那個時候，中共奪得政權不久，“美好的新中國”宣傳

鋪天蓋地，一時間似乎也非常深入人心。那些留在中國的

知識分子，還有回國的學有所成的美英等國華裔學人，都

沉浸在“當家作主”的幸福之中，渴望一展宏圖。而張愛

玲悄悄地走了，“帶著她照片上有的那種莫名的幾乎是悲

傷的微笑”。正如艾曉明在上文引用的她的1998年文章

中所說，張愛玲不僅在她的小說中寫出了那種“更令人絕

望的恐怖”，她更身體力行對其作出了果斷的反應。當五

十年代排山倒海的“新生活”浪潮追來時，張愛玲選擇了

逃離，迅速地逃離。猶如在大地震前感受到異兆而逃生的

小鼠。艾曉明指出：張愛玲保持了一個小說家對自己的忠

實，《秧歌》可以說是理解她後半生的一把鑰匙，鑒於人

與藝術如此的沉淪，她的逃離是無從返顧的。

是的，歷史在這裡沉思：如果張愛玲不走，她又將是

何種命運？如果她不走，她又何以能夠寫出《秧歌》和《

赤地之戀》這兩部堪稱“中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兩座高

峰”的偉大作品呢？（未完）
■朱大可（右）在導師馮崇義教授家裡（2002
年11月17日，本文作者攝）。

■廣州中山大
學艾曉明教授

■美國華裔教
授作家沈睿

呼應。打開目錄，從第一首到最後一首《生命密碼》，詩

人的心房都是“直通宇宙深處”。足以感受到詩人目光所

及之處，“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鋪天地宇宙為一

面紙，化神秘世界為千萬點，大千星空，萬事萬物，忽

大忽小，時上時下，空間不空，時間不息。“自由的心靈

與多重宇宙的我同行”（《獨孤的老鷹》）。最後，詩人

通過大時空詩尋求一種智慧的發聲方式，即靈魂話語的建

構方式。“一邊建立自己與時間幻想、空間探測、抽像現

實、人類未來等相關的題材體系，一邊建立與大時空、人

類性、現代性等諸多因子緊密聯系且富有個性的語言體

系——科幻的、詩性的、哲思的、神性的、靈異的、奇幻

的、混沌的語言體系”（唐小林語）。

時代在流變，歲月在流轉。一個誠心的詩人，要走出

一條與眾不同的詩歌藝術之路，並非一蹴而就。王鑽清果

敢地尋找自己的寫作資源和對接靈魂出品的通道，這種探

險式的“旅行”與他的個人史有關嗎？作為60後詩人，科

班出身的王鑽清，大學畢業後從湖北的荊楚大地奔赴改革

開放的現代大都市深圳闖蕩，有過記者、編輯、公務員、

創業者、旅游達人等多種經歷，在現實生活中伴隨時代脈

搏同頻共振，一路逐夢遠航。然而，當他以一個詩人的姿

態出現時，他並不滿足當下詩歌所面臨的窘境。對他來

說，召喚內心多彩的感受，尋找新路徑的拓展，才是自己

寫作的應有之義。因此，進入新世紀（2005）以來，他

在深圳一直嘗試寫作“大時空詩”（又稱科學詩），並總

是在尋找表達的突圍。他覺得傳統的技法和自己內心豐富

的體驗相比，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衝突。其間有些烙印，從

《敲響自然的骨頭》這部詩集裡可以窺見一二。最初詩人

只是借用天體、星系、太空、外太空等空間物理和天體物

理來言說現實關系，如《世界是水》《航海家的發現》《

太空機械舞步》《觀月全食》等；中間期的作品如《黑森

林》《一個人的地球夢》《哲學家的目光在星系空間被點

亮》等，更多的是把天體新概念及太空新發現等融入感性

的詩中，或制造詩的新語境。經過一番韜光養晦和內在修

煉，詩人厚積薄發，並且坦言，真正走向成熟或成型的大

時空詩，是在2016年之後。

在特定的時代語境中，一個詩人一旦發現自己的寫作

面臨挑戰，無法更好地施展自己的詩歌抱負來表達生命的

訴求，傳達靈魂的聲音，其表徵的是精神上遇到難題，即

難以突破自己，難以讓寫作邁上一個更高的台階。比如，

感官視野是否需要進一步調整或打開，內在的精神建構是

否需要轉向或擴展？以此喚醒並激發自我詩歌世界的生機

盎然。誠然，要進行有效的突圍，除了進入“

有難度”寫作狀態外，關鍵是如何實現詩歌的

精神流轉，在詩歌寫作理念與寫作形式上不斷

取得新的突破。於是，經過反復探索和權衡，

心中有數的王鑽清緊緊抓住“大時空詩”展開

突圍，意欲在幾個主要層面自覺踐履，在《後

記》中他是這樣概括的：一是尋求語言突破

的可能性；二是拓展詩歌題材新領域；三是探

索詩體革新之路徑；把大時空視為靈魂，把詩

性、詩情和詩思交融運行作為基本點。

正因為如此，在後期的詩作中，詩人以精神

的衝蕩之氣驅動和染醒了耀眼的詩篇。例如，在

《氣像塔尖的飛鳥》《暗物質之旅》等作品裡，

給人帶來的啟示是多樣的。

其一，是詩歌敘述的豐富性頗為濃烈。詩

人在文字裡不斷釋放出一種漫蕩恣肆的情愫。

而這種漫蕩性，是美醜難分、是非難分且虛虛

實實交織成一體的。“我們周身活躍著雲團式

暗物質粒子∕萬物有靈有心接受他們的友情親

密∕有數千萬個暗物質粒子跟你沒商量∕穿過

身體 順便穿過地球和星際∕你手捧暗物質  它

會從手心漏出∕漏出數千萬個老子卻不生產兒

子∕總有一顆暗物質粒子∕與你身體元子核撞

出情誼”。

其二，從字裡行間可見作者以類似宣敘

調的方式徐徐行進，語言的密集度因錯落有致

而獲得了多聲部詠嘆的美學效應。在這裡，詩

人一反以往中國詩人只學會對景像物事進行確

切性的勾勒，而忽視了對存在的怪異與不確定

性的呈現。王鑽清試圖召回這些東西，他知曉

那些存在的價值，在展開“暗物質之旅”的過

程中，“順著時空彎曲穿行兩個不同的遙遠空

間”。（未完）

送別詩的高考示範作文——說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史雙元

其次，詩人以敏銳的心靈視線進入靈

魂的大時空。在處理星球、天體運行、太空

和外太空等特殊材料時，如何讓這些缺乏詩

意的東西轉化成詩呢？作者大膽而巧妙地進

行多方面的嘗試實踐，“有深度意像實驗，

有漢語的詞語活用，有語詞與語詞搭配的

實驗，有科幻手段的運用，有個人情緒和個

人氣息，有抽像現實，有個體生命體驗與

人類性的關係有機處理，還有有機語言與新

概念的交配等等”。所有這些，皆以“心靈

視線”作為認識和打開宇宙奧秘的“一種輔

助線”。一句話，詩人試圖“創造一種新的

詩歌結構”，以期成為一種新的詩歌範式可

能。

再者，整部詩集風格上大小情勢共振




